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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的孩子，踏上了去加拿大求学的路。 家长们对孩子寄予

厚望。虽然也担心，但父母觉得，十几岁的孩子适应力强，

别看开头一阵撒娇哭闹，过几个月就能适应国外的生活了⋯

⋯可孩子在异乡，他们的感受、想法，家长真的知道吗？他

们在电话里告诉给爸爸妈妈的，是真实的一切吗？ 我们拨通

了每分钟３块钱的加拿大手机长途，找到了一些在加拿大漂

着的上海小孩。他们都有手机，因为，手机可以让爸妈随时

找到他们。 “第一眼看到加拿大，我就有种感觉：好像我被

人卖到了农村一样。” 那种无法描述的冷清 阿长，１８岁，

２０００年到加拿大正读大学一年级 阿长的爸爸卖掉了家里

的房子，再加上阿长奶奶留下的全部遗产，才凑足儿子的学

费。阿长在他们心目中是个争气的孩子，托福考了６００多

分。 ２０００年我来到加拿大温哥华附近的一座小城念Ｂｕ

ｓｉｎｅｓｓ课程。那座小城纬度较高，到了夏天，晚上１

０点天还是亮的。但街上已经空无一人，当地人都聚在各个

酒吧里。 面对空荡荡的街道，我再一次产生了“被人卖到乡

下”的强烈感觉。我从小在上海长大，实在无法接受这种冷

清，沮丧得不得了。但我不能对爸爸妈妈讲，我知道他们对

我的期望；我也知道为了我出国，家里的钱已经所剩无几。

我不能再让他们为我担心。 这种失落感，每个初到国外的人

都会有。因此很多中国人就自发地聚在一起，结果又形成一

个中国人的小群落。但我不想出了国还窝在中国人的人堆里



，总有意躲开那个群体。于是，还没有结交什么外国朋友的

我，更加寂寞。 我就读的商学院在加拿大排名第三，学校里

只有我一个中国人。我没有什么业余活动，也没有地方去业

余活动。每天就是拚命读书、读书。毕竟我们的母语不是英

语，外国人看１０页书的时间，我们可能只能读懂２页，这

就是难以弥补的差距。实在熬不住，就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

，告诉他们我在这里有多好。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３日，我

回到上海度假。在上海的１个月，我觉得自己每天都很有活

力。逛街、唱歌，可以玩的花样多极了。上海的每一寸土地

，都可以找到让我欢乐的地方。可１个月很快就过去了。重

回温哥华，是一个星期六的午夜。从机场到学校的途中，我

只看到七八辆车子，连个人影都没见到，那种无法描述的冷

清，又让我的心情一落千丈。 在加拿大教英语的老师，好多

是中国人⋯⋯一次次从头再读预科阿天１７岁２０００年赴

加现仍在读语言学院阿天的声音里一直透着不满和无奈。他

说他的英文还是很糟糕，没比在上海的时候进步多少。 在国

内，我们弄不清楚中介究竟有多大的能量。其实，中介只能

够帮忙介绍、联系学校；再收钱、帮着办理签证。具体这个

学校水平如何，他们一点不知道。只有当我们到了这里，才

会有切身感受、才会看清学校的真面目。加拿大的教育体系

比较严格，所有学校都是政府办的，私人不能办学。可就算

这样，各学校的水平也是良莠不齐。加拿大的很多语言学校

，英语老师都是中国人。虽然这些中国人已经取得加拿大籍

，可以教书，但我们跑到外国去听中国人教英语，感觉总归

不大好。 学完语言之后，你才可以在这所大学继续大学课程

。但这里有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各大学互相不承认预科学历



，你在一个大学念了预科，就只能在这个学校念大学。如果

转学的话，还要重读一次预科，为此就要多耽误一两年时间

。中介不了解这一点，他们在招生时，根本没说过如果对推

荐的学校不满意，决定转学，就要多读一次预科。或者，他

们是有意回避这一点。我就是对中介推荐的学校不满意，已

经换了好几所学校了。每次，我都不得不从头开始读预科。 

晚上，如果你不睡觉，说不定到了半夜一两点还会有人跑来

寝室找你玩。 折磨人的寝室 丝丝１８岁２０００年赴加大一

学生从来到多伦多的第一天起，我就住校。但我告诉你，喜

欢安静的人，绝对受不了加拿大的学生宿舍。我们这里经常

半夜三四点钟还有人在吵闹。 我和同宿舍的外国同学相处不

是很好，外国人喜欢把衣服随地乱丢。水池里永远堆着没有

洗的碟碗，他们经常是用一个才洗一个。我受不了这种脏乱

，常常默默地收拾好，可她们还是没改变。吵架是难免的，

吵到最后，她们讲我听不懂的英语粗话，我讲她们听不懂的

上海话，高声叫喊发泄一下。有时候在宿舍里玩疯了，他们

会横七竖八睡在你的房间里，有时候地板上也睡满了人。反

正有暖气，他们无所谓。到了晚上，如果你不睡觉，说不定

夜里一两点钟还会有人跑到你的寝室找你玩。 有些中国同学

受不了他们这种生活方式，搬出去和中国人同住了。这样虽

然再没那么多麻烦的问题，但也无法融入外国人的社会。所

以我忍着。最让我无法忍受的，是同宿舍的女孩经常带恋人

在宿舍里过夜。中国人普遍比较保守，可偏偏会撞见一些不

该看见的事情。我现在已经不和她们吵了，我明白了，我永

远无力改变什么，我能做的，只有接受。你如果让我爸妈知

道这些事，他们一定不会同意我继续住校你一定要替我保密



，好吗？ 我越来越不知道该如何告诉父母我在加拿大过的究

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在游戏房里迷失 亮亮１８岁２００

０年赴加现终日守在游戏机旁来加拿大快两年了，我一句英

语都没讲过，整天混在唐人街，就像生活在中国一样。反正

我爸妈有钱、没文化，他们也不知道我在这边究竟学什么。

说几个名词就把他们骗过去了。其实我一点也不想来留什么

学，可他们说，有了钱就要抓教育，无论如何也要我光耀门

楣，好让十里八村也看看，我们家出了个留洋的状元。可他

们也不想想，就我这成绩，连初中毕业都难，到国外，又能

有什么长进呢？可如果我不出国读书，他们就不给我钱，那

我还不如就顺了他们的心呢。 刚开始，我整天无所事事，后

来发现了游戏机房，竟然还是中国人开的，心里乐开了花。

我把每个月的学费一部分交到这里，一部分，拿去小赌赌。

加拿大的赌场里，大部分客人都是老头老太，因为他们退休

金很高，又没什么地方花。赌场里大多是赌２１点，５加币

一次。我的运气有好也有坏。最糟糕的一次，输了五六百加

币。这不是一个小数字，对节省的中国学生来说，可以够他

们在温哥华应付三四个月的开销了。 其实我整天拿着向父母

骗来的钱玩，也很苦恼。可越苦恼越没办法，我还交了一个

和我一样苦恼的女朋友。我俩就像在一个泥潭里，越陷越深

。有一天我对女朋友说：“我觉得我们两人天生都是做演员

的料，骗了爸妈两年多，他们怎么就没反应呢？”我很想他

们拆穿我，我也就不用那么累，整天编故事了。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我自己就是不会亲口告诉爸妈我在这里的真实情况

，我想也没有一个孩子会把自己在这里的真实情况主动告诉

父母。父母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就以为我们在读书。 



我有吃饱的权利 我对房东说：“我想再吃个土豆。”他冷冷

地答：“只有沙拉。” 阿成１７岁２００１年赴加正读语言

班到了加拿大我才知道，原来有些外国人吃饭吃得很少。而

我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饭量比较大。我借住在当地人家里，

那个身高１米８０、体重超过１８０斤的男主人，晚上的主

食只吃一个拳头那么大的烤土豆，再加一些色拉、一块肉。

我简直难以想象他能吃饱？这样一个土豆我连开胃都不够。 

吃不饱的时候，我不可能再向他继续要土豆吃。我就要求吃

些别的，比如肉、色拉。他们肯定会给我，因为合同里写明

：“我们有吃饱的权利。”但他们表面不说，心里会不高兴

。我想如果我再住长一段时间，很可能会因为吃饭的问题与

主人搞得不愉快。这几天男主人已经在对我半开玩笑地说了

：“中国的男孩子是不是都有一个惊人的胃？” 加拿大人会

对你非常尊重，但你不能影响他的利益。去年我因为滑雪伤

了膝盖韧带，医生让我最好不要走动。我借住那家的男主人

正好在我就读的学校上班。他有车，我就和他商量，能否上

下班时带带我。但他每天上午８：３０要去学校游泳，我上

课的时间如果晚于８：３０，他绝对不会等我。而我早到学

校，教室又没有开门。我只好一个人拄着拐杖步行１０分钟

到公交车站。 到现在，我的韧带也没有彻底痊愈，不能做剧

烈运动。 我哭着对爸爸说，我要回家；爸爸却告诉我，修完

这个学年的课程再说。 我想回家，错了吗？ 小高１６岁２０

０１年４月赴加现四处游荡４月我拿到了赴加留学的签证，

却一点也不高兴。我的英语一塌糊涂，但居然就因为这个，

老师鼓动我爸送我出国。我明白，她是怕我成绩太差，影响

全班的升学率。一想到加拿大到处都是讲英语的人，我就从



心底里生出一种恐惧。而我爸自有一番道理，他说我年纪小

、语言学习能力强，在全英语的环境里一定会逼着自己学，

几年后就算别的没学会，至少能带一口流利的英语回家。 在

浦东机场告别时，想到即将离开家乡，我对未来的恐惧更强

烈了。我望着父母，只想说一句话：我不去了。可看着他们

坚定、鼓励的眼神，我不敢张嘴。我只好对自己说：“听天

由命吧！” 刚到多伦多时，一个２０多岁的中国人开车来接

我。他很开朗，用中文和我说个不停。这让我稍稍消除了紧

张。第二天学校代表来看我，他对我说了一声“Ｈｉ！”之

后，后面的话我就一句都听不懂了，只好傻看着他的嘴一张

一合。 几天后我上街买面包，突然有个发传单的人对我大喊

大叫。我听不懂他讲什么，只好愣在原地不动，周围的人也

似笑非笑地看着我。我当时害怕极了，像逃一样回到住处。

这种语言不通带来的压力几乎要把我逼疯了。从那以后，我

彻底丧失了信心。我不敢上街、不敢遇到陌生人、不想看电

视。只是一个人呆着，躺在床上听从家里带来的中文歌，一

遍一遍反复听。一天，我忍不住打电话向我父母要求回国，

但他们认为我的这些情况很正常，我爸总说：“你还不习惯

，习惯就好了。”nbsp； nbsp； 出国留学移民教育考试出国,

留学,移民,澳洲,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美国,法国,日本,新西兰 

越来越多未成年和刚成年的孩子，踏上了去加拿大求学的路

。 家长们对孩子寄予厚望。虽然也担心，但父母觉得，十几

岁的孩子适应力强，别看开头一阵撒娇哭闹，过几个月就能

适应国外的生活了⋯⋯可孩子在异乡，他们的感受、想法，

家长真的知道吗？他们在电话里告诉给爸爸妈妈的，是真实

的一切吗？ 我们拨通了每分钟３块钱的加拿大手机长途，找



到了一些在加拿大漂着的上海小孩。他们都有手机，因为，

手机可以让爸妈随时找到他们。 “第一眼看到加拿大，我就

有种感觉：好像我被人卖到了农村一样。” 那种无法描述的

冷清 阿长，１８岁，２０００年到加拿大正读大学一年级 阿

长的爸爸卖掉了家里的房子，再加上阿长奶奶留下的全部遗

产，才凑足儿子的学费。阿长在他们心目中是个争气的孩子

，托福考了６００多分。 ２０００年我来到加拿大温哥华附

近的一座小城念Ｂｕｓｉｎｅｓｓ课程。那座小城纬度较高

，到了夏天，晚上１０点天还是亮的。但街上已经空无一人

，当地人都聚在各个酒吧里。 面对空荡荡的街道，我再一次

产生了“被人卖到乡下”的强烈感觉。我从小在上海长大，

实在无法接受这种冷清，沮丧得不得了。但我不能对爸爸妈

妈讲，我知道他们对我的期望；我也知道为了我出国，家里

的钱已经所剩无几。我不能再让他们为我担心。 这种失落感

，每个初到国外的人都会有。因此很多中国人就自发地聚在

一起，结果又形成一个中国人的小群落。但我不想出了国还

窝在中国人的人堆里，总有意躲开那个群体。于是，还没有

结交什么外国朋友的我，更加寂寞。 我就读的商学院在加拿

大排名第三，学校里只有我一个中国人。我没有什么业余活

动，也没有地方去业余活动。每天就是拚命读书、读书。毕

竟我们的母语不是英语，外国人看１０页书的时间，我们可

能只能读懂２页，这就是难以弥补的差距。实在熬不住，就

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告诉他们我在这里有多好。 ２００１

年１２月１３日，我回到上海度假。在上海的１个月，我觉

得自己每天都很有活力。逛街、唱歌，可以玩的花样多极了

。上海的每一寸土地，都可以找到让我欢乐的地方。可１个



月很快就过去了。重回温哥华，是一个星期六的午夜。从机

场到学校的途中，我只看到七八辆车子，连个人影都没见到

，那种无法描述的冷清，又让我的心情一落千丈。 在加拿大

教英语的老师，好多是中国人⋯⋯一次次从头再读预科阿天

１７岁２０００年赴加现仍在读语言学院阿天的声音里一直

透着不满和无奈。他说他的英文还是很糟糕，没比在上海的

时候进步多少。 在国内，我们弄不清楚中介究竟有多大的能

量。其实，中介只能够帮忙介绍、联系学校；再收钱、帮着

办理签证。具体这个学校水平如何，他们一点不知道。只有

当我们到了这里，才会有切身感受、才会看清学校的真面目

。加拿大的教育体系比较严格，所有学校都是政府办的，私

人不能办学。可就算这样，各学校的水平也是良莠不齐。加

拿大的很多语言学校，英语老师都是中国人。虽然这些中国

人已经取得加拿大籍，可以教书，但我们跑到外国去听中国

人教英语，感觉总归不大好。 学完语言之后，你才可以在这

所大学继续大学课程。但这里有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各大学

互相不承认预科学历，你在一个大学念了预科，就只能在这

个学校念大学。如果转学的话，还要重读一次预科，为此就

要多耽误一两年时间。中介不了解这一点，他们在招生时，

根本没说过如果对推荐的学校不满意，决定转学，就要多读

一次预科。或者，他们是有意回避这一点。我就是对中介推

荐的学校不满意，已经换了好几所学校了。每次，我都不得

不从头开始读预科。 晚上，如果你不睡觉，说不定到了半夜

一两点还会有人跑来寝室找你玩。 折磨人的寝室 丝丝１８岁

２０００年赴加大一学生从来到多伦多的第一天起，我就住

校。但我告诉你，喜欢安静的人，绝对受不了加拿大的学生



宿舍。我们这里经常半夜三四点钟还有人在吵闹。 我和同宿

舍的外国同学相处不是很好，外国人喜欢把衣服随地乱丢。

水池里永远堆着没有洗的碟碗，他们经常是用一个才洗一个

。我受不了这种脏乱，常常默默地收拾好，可她们还是没改

变。吵架是难免的，吵到最后，她们讲我听不懂的英语粗话

，我讲她们听不懂的上海话，高声叫喊发泄一下。有时候在

宿舍里玩疯了，他们会横七竖八睡在你的房间里，有时候地

板上也睡满了人。反正有暖气，他们无所谓。到了晚上，如

果你不睡觉，说不定夜里一两点钟还会有人跑到你的寝室找

你玩。 有些中国同学受不了他们这种生活方式，搬出去和中

国人同住了。这样虽然再没那么多麻烦的问题，但也无法融

入外国人的社会。所以我忍着。最让我无法忍受的，是同宿

舍的女孩经常带恋人在宿舍里过夜。中国人普遍比较保守，

可偏偏会撞见一些不该看见的事情。我现在已经不和她们吵

了，我明白了，我永远无力改变什么，我能做的，只有接受

。你如果让我爸妈知道这些事，他们一定不会同意我继续住

校你一定要替我保密，好吗？ 我越来越不知道该如何告诉父

母我在加拿大过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在游戏房里迷

失 亮亮１８岁２０００年赴加现终日守在游戏机旁来加拿大

快两年了，我一句英语都没讲过，整天混在唐人街，就像生

活在中国一样。反正我爸妈有钱、没文化，他们也不知道我

在这边究竟学什么。说几个名词就把他们骗过去了。其实我

一点也不想来留什么学，可他们说，有了钱就要抓教育，无

论如何也要我光耀门楣，好让十里八村也看看，我们家出了

个留洋的状元。可他们也不想想，就我这成绩，连初中毕业

都难，到国外，又能有什么长进呢？可如果我不出国读书，



他们就不给我钱，那我还不如就顺了他们的心呢。 刚开始，

我整天无所事事，后来发现了游戏机房，竟然还是中国人开

的，心里乐开了花。我把每个月的学费一部分交到这里，一

部分，拿去小赌赌。加拿大的赌场里，大部分客人都是老头

老太，因为他们退休金很高，又没什么地方花。赌场里大多

是赌２１点，５加币一次。我的运气有好也有坏。最糟糕的

一次，输了五六百加币。这不是一个小数字，对节省的中国

学生来说，可以够他们在温哥华应付三四个月的开销了。 其

实我整天拿着向父母骗来的钱玩，也很苦恼。可越苦恼越没

办法，我还交了一个和我一样苦恼的女朋友。我俩就像在一

个泥潭里，越陷越深。有一天我对女朋友说：“我觉得我们

两人天生都是做演员的料，骗了爸妈两年多，他们怎么就没

反应呢？”我很想他们拆穿我，我也就不用那么累，整天编

故事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就是不会亲口告诉爸妈

我在这里的真实情况，我想也没有一个孩子会把自己在这里

的真实情况主动告诉父母。父母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就以为我们在读书。 我有吃饱的权利 我对房东说：“我想再

吃个土豆。”他冷冷地答：“只有沙拉。” 阿成１７岁２０

０１年赴加正读语言班到了加拿大我才知道，原来有些外国

人吃饭吃得很少。而我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饭量比较大。我

借住在当地人家里，那个身高１米８０、体重超过１８０斤

的男主人，晚上的主食只吃一个拳头那么大的烤土豆，再加

一些色拉、一块肉。我简直难以想象他能吃饱？这样一个土

豆我连开胃都不够。 吃不饱的时候，我不可能再向他继续要

土豆吃。我就要求吃些别的，比如肉、色拉。他们肯定会给

我，因为合同里写明：“我们有吃饱的权利。”但他们表面



不说，心里会不高兴。我想如果我再住长一段时间，很可能

会因为吃饭的问题与主人搞得不愉快。这几天男主人已经在

对我半开玩笑地说了：“中国的男孩子是不是都有一个惊人

的胃？” 加拿大人会对你非常尊重，但你不能影响他的利益

。去年我因为滑雪伤了膝盖韧带，医生让我最好不要走动。

我借住那家的男主人正好在我就读的学校上班。他有车，我

就和他商量，能否上下班时带带我。但他每天上午８：３０

要去学校游泳，我上课的时间如果晚于８：３０，他绝对不

会等我。而我早到学校，教室又没有开门。我只好一个人拄

着拐杖步行１０分钟到公交车站。 到现在，我的韧带也没有

彻底痊愈，不能做剧烈运动。 我哭着对爸爸说，我要回家；

爸爸却告诉我，修完这个学年的课程再说。 我想回家，错了

吗？ 小高１６岁２００１年４月赴加现四处游荡４月我拿到

了赴加留学的签证，却一点也不高兴。我的英语一塌糊涂，

但居然就因为这个，老师鼓动我爸送我出国。我明白，她是

怕我成绩太差，影响全班的升学率。一想到加拿大到处都是

讲英语的人，我就从心底里生出一种恐惧。而我爸自有一番

道理，他说我年纪小、语言学习能力强，在全英语的环境里

一定会逼着自己学，几年后就算别的没学会，至少能带一口

流利的英语回家。 在浦东机场告别时，想到即将离开家乡，

我对未来的恐惧更强烈了。我望着父母，只想说一句话：我

不去了。可看着他们坚定、鼓励的眼神，我不敢张嘴。我只

好对自己说：“听天由命吧！” 刚到多伦多时，一个２０多

岁的中国人开车来接我。他很开朗，用中文和我说个不停。

这让我稍稍消除了紧张。第二天学校代表来看我，他对我说

了一声“Ｈｉ！”之后，后面的话我就一句都听不懂了，只



好傻看着他的嘴一张一合。 几天后我上街买面包，突然有个

发传单的人对我大喊大叫。我听不懂他讲什么，只好愣在原

地不动，周围的人也似笑非笑地看着我。我当时害怕极了，

像逃一样回到住处。这种语言不通带来的压力几乎要把我逼

疯了。从那以后，我彻底丧失了信心。我不敢上街、不敢遇

到陌生人、不想看电视。只是一个人呆着，躺在床上听从家

里带来的中文歌，一遍一遍反复听。一天，我忍不住打电话

向我父母要求回国，但他们认为我的这些情况很正常，我爸

总说：“你还不习惯，习惯就好了。”nbsp； nbsp；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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